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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画家中，李毅是一位艺术取向十
分明确的画家，他坚持自己的艺术观和艺术
信念，守望着自己的艺术理想和精神目标，
在他的作品中始终漾溢着现实生活的情致诗
意和当代人对生活的憧憬与浪漫气息。

多年来，李毅始终坚持在现实生活中孕
育艺术灵感，撷取素材，把自己的艺术之根
深深植入现实生活的丰厚沃土之中；所以，
他总是把自己的目光聚焦在生活的“正
面”，以浓墨重彩去营造现实生活清新、和
谐的氛围和欢乐、健康的生存状态，作品中
回荡着不哀的欢乐旋律。

正因为如此，他的人物画得以在“形神
兼备”中，获得“气韵生动”的效果。

显然，李毅在艺术上承继了国画大师黄
胄开创的绘画风格，吸取、借鉴了当代各家
冯远、杜滋龄、史国良等的写意手法和经
验，并直接受到了李宝峰先生的言传身教，
使他的艺术得以在现实生活的土壤上，日渐
成长，日渐茁壮。

古今中外艺术大师的成功经验，都可以
概括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即把知、
行合而为一，把自己的智慧、思考与实践、
行为融于作品之中；李毅便是这样一位画
家，他不求时尚、不趋闻达，在自我与现
实、自我与他人、自我与时代中定位自己的
艺术，他不做书斋中“闭门造车”的画家，
而是自觉置身于生活的风雨晴晦之中，以自
己的敏感，发现生活中的诗性，他以大量的写
生记录了生活的多姿多彩，因为艺术的现实
风格是离不开生活现实的；这正是黄胄大师
留给后人的经验，也是他数十年艺术经验的
总结，这些饱含着心血、汗水的经验启迪着李
毅，他沿着前辈道路渐行渐远的走下去，便有
了日益宽广的胸怀和视野，有了自己对生活
的把握方式，他的艺术因而也越来越充实，越
来越丰满。

为此，他数年跋涉并奔波在西部边疆，
深入到少数民族村寨，与他们同欢乐、共歌
舞，用自己的笔记下了所见所闻，记下了他
为之动情的场景，在时间的沉淀与积累中，
李毅的写生更加鲜活，更加生动，也更富有
情致。李毅笔下的写生，以简洁、洗炼的线
条表现了维吾尔族、藏族和域外异族人们的
习俗与风情，这数量巨大的写生、速写留下
他情感的痕迹，也是他日后创作的雏形，为
他艺术的发展奠定了丰厚的基础。

同黄胄大师与其他前辈一样，李毅在写
生人物画方面，强调并关注的是——“写”
与“意”的并重，即在写实的基础上强调其
表现性，而不是还原真实本身；在写生的基
础上重视“意到笔不到”的含蓄、简约的表
达；以自己的理解、认知、智慧和感受进行
艺术的增删、取舍，甚至夸张、变形的处
理，即在真、假之间、在逻辑与非逻辑之间
确定具象与意象之间的关系，让作品在符合

艺术规律而不是客观规律中演进，使作品留
下广阔的想象空间；也许这就是李毅的过人
之处。因此，他的作品不论是人物众多、关
系复杂的大幅创作，如《永远的喀什噶
尔》、《提孜那甫的婚礼》、《三江源头》、《草
原风雪》、《鹰留与手鼓》、《天之娇》等，及
田园牧歌风情式的作品《吐鲁番舞》、《天竺
乐舞》、《刀郎之舞》、《丰乐图》、《载歌
行》、《南疆风情图》等，都体现为一种直觉
感性的把握特点和感性生动的生命形式的提
炼。

重要的是，当这一切都诉诸笔墨语言
时，李毅便天然地以流畅的节奏、隽永的韵
律和酣畅的笔墨情致给主题以表达；而黄胄
等前辈的经验与技法也自然为他提供了启
迪，循此道路，李毅轻车熟路地深入下去，
他汲取了“笔墨齐下”的用笔特点，用笔洒
脱爽快，尽量保留写生时的松动与韵味，以
确定和不确定之间的线条运用，产生运动
感，用以表现人物的动态——策马飞奔、回
旋舞姿、载歌载舞……，有时长线、短线相
变，有时意到笔不到，有时又以重复线条交
织，以所谓的“重复之美”去表现画面的运
动感和主题的激情表达，而浓郁的色彩——
大红、绿、兰与墨色的鲜明对比，烘托了人
物的欢快情绪和作品整体的情境。
“法无定法”，是中国画的重要法规，在

继承中创新，便体现了“法无定法”的辩证
关系。李毅以“法无定法”为理念，自觉跻
身于“新中国画运动”，面对“语言转向”
的艺术命题，他毅然选择了崭新的笔墨方
式，这种笔墨是贴近现实生活的，也是十分
情绪化的，更是充满激情的。而且，在表现
中，虚写与实写互为补充，在虚虚实实中，
产生了“笔笔生发”的感觉，惟其有了“笔
笔生发”的感觉，画面中的笔墨、线条、墨
色才产生了“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一
扫古人笔墨的气清惨淡之状，代之以自信和
热情。

总言之，李毅的创作始终保持着写生的
心态和激情，在创作中时时回味写生时的体
悟和感觉，在用笔、落墨、着色时极注意“画到
生时是熟时”的法理，使一切都焕发出清新、
质朴、明快的特点，主观为“第一印象”时的陌
生感和冲动，因而用笔用墨磊落大方，挥洒自
如，朴拙与飘逸并重，简约与繁密同一，显性
与隐性互动，粗犷与精微结合，在干湿浓淡中
给以发挥和表达，在以情舍理中运筹，这是李
毅在时间历炼中的收获和艺术心得。

一切都不是偶然的。
李毅的人物画，始于对生活的感受，成

于笔墨的表现，凝聚于作品之中，“苦心
人，天不负”，惟其如此，必有收获，必有
结果。

这是我们对李毅艺术的期许、评价与希
望。

如果说，古代丝绸之路的开发曾大大拓展了中
国传统文化艺术的视野，那么，现当代对祖国西部
地区广大少数民族的审美关注，则为艺术家们提供
了大显身手的重要舞台。在人物画界，继黄胄、李
宝峰等名家之后，又涌现出不少后起之秀，李毅即
是其中佼佼者。

和某些浮光掠影者或闭门造车者截然不同，李
毅已将自己的艺术之根深扎于西部各民族热土之
中。他出生江苏，却长期生活在大西北的甘肃，在
那里参军入伍，也曾干过火车司机。然而天性中对
绘画的热爱，促使他童年就开始临摹连环画。后来
由于种种原因错过考美术院校的机会，但始终坚持
业余自学，画速写，搞创作，油画、插图、装饰设
计，都有涉猎。相对的逆境，反而更加激发了他艺
术冲刺的勇气和毅力。

李毅主攻中国画的时间并不算太长，但步履矫
健、坚实，跨度极大。从1998年起，他受前辈黄胄
西域风情画的影响，从临摹毛驴和人物入手。在研
习传统中掌握了一定基本功之后，他便投身现实生
活，每年七八月份去少数民族地区采风写生，跋涉
于甘南、新疆、川西、黔西、内蒙，深入体察和感
悟，结交了许多朋友，有着诸多感人的故事。他动
情地说：“我已经深深地爱上了边疆的少数民族文
化和偏远地区原始的人文景观。”在这过程中，他
又先后师从著名画家李宝峰、杜滋龄、冯远先生，
不断提升自己的艺术表现能力。对西部少数民族纯
朴、善良品质和独特民族风情的挚爱，成为李毅中
国画创作不竭的动力。无论肖像系列、舞蹈系列还
是生活风情系列，作品中总是洋溢着阳光、激情、
美好、和谐的情绪和氛围。在他的笔下，无论是帕
米尔高原上雄健的鹰舞，喀什葛尔古朴的大巴扎，
还是哈萨克族骠悍的猎手，维吾尔族欢快的群舞
女，塔吉克族娇美的新娘，藏族纯朴的牧羊女，苗
族华丽的盛装女……都使人感受到一种积极、欢
愉、昂扬的旋律，这正是我们时代的主旋律。作品
中保留着现场写生感，具有一种鲜活的生命气息。
可以说，这些作品既是李毅所感受到的西部人物风
情的客观写照，也是李毅审美理想的主观精神寄
托。

李毅的创作路子，是恪守现实主义的精神理
念，采取写实造型与写意笔墨相结合的手法，从中
我们既可看到他扎实的造型功力，又可体味到灵动
的笔墨和色彩语言。如果用传统画论的品评概念来
表述，他在相当程度上做到了形神兼备和气韵生动
的结合。对人物面部表情、肢体动态、手部姿势、
尤其是眼神描绘的精到贴切，是他的着力点；对不
同民族服饰的艺术表现，也是他的审美观照点之
一。而在人物较多的大场景作品中，则又需要善于
处理人物之间相互映照的关系，也就是前贤顾恺之
所说的“悟对通神”。为了达到“传神”的高标
准，李毅煞费苦心，反复推敲，其间涉及到“置陈
布势”（构图章法）、“美丽之形”（造型之美）、“尺
寸之制”（远近比例）、“阴阳之数”（明暗虚实）、
“纤妙之迹”（运笔设色）等，特别是“点睛之节，
上下、大小、浓薄”，不使“有一毫小失”，以实现
“传神阿堵”。可以说，李毅对于这些方面所做的探

索和追求，从未停止过。《猎鹰》中对三位猎手不
同神情动态的处理，变化中有呼应，而奔马和展翅
雄鹰的生动描绘，更烘托出英武有力的神韵。《欢
乐的节日》中对诸多人物不同舞姿和眼神的绘写，
流畅自如，令人油然想起古人所写的“巧笑倩兮，
美目盼兮”。《永远的喀什葛尔》是对南疆喀什大巴
扎古朴风俗的真实再现和艺术表现，集市上拥挤的
人群和各种地摊，安排错落有致，是一幅绝妙的边
疆风俗画。画家用纯水墨语言的韵律节奏精描细
写，又显得格调典雅雍容。《安多的回忆》、《福
娃》、《帕米尔之春》、《盛装》等也具有类似特
点。李毅还有另一类风格豪放洒脱之作，以《古
丽丹》、《塔吉克新娘》为代表。画面以简练的笔
墨和色彩特写出人物的青春神采，背景道具则朦
胧迷离，使主体更为鲜明突出，实为肖像精品。
李毅用富于生命力的笔墨节律，写出了作品中人物
的生命力和韵律感，因而产生了气韵生动的艺术效
果。

肖像画和人物画的高境界，要求写出人物的个
性、气质和此时此地的心理状态，甚至折射出时代
特征和时代精神。宋代画论家陈郁说得好：“写形
不难，写心惟难，写之人尤其难。”“写心”就是写
出人物的内心世界，“写之人”就是写出“这一个
人”所特有的心态。李毅作品不乏此类实例。他绘
写过许多有个性的新娘，《塔吉克新娘》和《印度
德里新娘》最具代表性。同样是喜庆盛装，青春靓
丽，同样是精炼的写意手法，甚至连姿态也大体相
似，但我们透过两位新娘的形神所获得的感受却大
不相同。塔吉克新娘予人的感受是发自内心的欢
畅、快乐，难以抑制的喜悦，充满对未来幸福生活
的憧憬、向往和信心。洁白的头巾、鲜红的披肩
和一串串饰品，都在有力地烘托着她此时此地的
心情。印度德里新娘美丽端庄，洁白的盛装和饰
品，显出她的纯洁高雅，然而她眉宇间
却流露出隐隐的忐忑不安，沉思的眼
神，微微前倾的头颈，不自然地摆放的
双手，让人感觉到她内心似乎有种莫名
的忧郁感。无论如何，这两幅新娘肖像
标志着李毅人物画亦已达到的艺术高
度。

李毅以写实又写意，传神至写心的
西部人物画创作，在当代人物画坛脱颖
而出。祖国西部的高天厚土，赋予了他
坚韧而诚笃的秉性；文化修为又赋予了
他永不满足、永不停步的艺术信念。他
清醒地认定了自己持续前进的目标，因
而我充分相信并期待着他更加辉煌的艺
术未来。

李毅是一位杰出的人物画家,他自幼酷爱艺术,自学成材,后来又
拜著名画家李宝峰先生为师，并在中国国家画院首届高研班杜滋龄
工作室进修,完善他的技艺。人物画家需要严格的造型功力,靠自学
需要付出艰巨的劳动。凭着自身的毅力和勤奋,长期观摩和临摹名
家作品,李毅掌握了刻画人物的基本造型技巧,又通过坚持不懈的写
生，培养了自己塑造形象的能力。对他艺术成长影响最大的是李宝
峰和黄胄先生。他从黄胄的人物画中认识到深入生活、观察和体验
客观对象以及写生的重要性。而李宝峰吸取了黄胄的创作经验，在
个人笔墨风格上有所建树，也使李毅受益匪浅，使他更清楚地领悟
到笔墨语言的要旨，驱使他在提炼笔墨表现力上狠下苦功。在杜滋

龄工作室的学习，更拓宽了他的艺术视野和丰富了艺术修养。
李毅曾经生活在大西北，这段经历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

深爱那片热土，深爱那里感情质朴的人民，也为他们多姿多彩的
生活所吸引。他内心一直涌动着用画笔描写他们的激情，他的作
品大都以这里的少数民族人物为题材。他笔下的人物多以当地的
自然和人文风情为背景，可以称之为少数民族风情画。这类画的
难度在于不仅要恰当地处理画面的情节性，还要使人物形象与环
境的描写和谐统一。而少数民族风情成分的描写也要适度，过多
了会导致人物形象的削弱，造成“猎奇”的效果。李毅深谙此

理，他画面上人物的穿戴、装饰以及周围的车、马、驴、狗，描
写得很精彩，但不夺人物形象。画面上最令人关注的是富有生活
朝气的人物，人物塑造以形写神，形神兼备。李毅用纯熟的写生
技巧描写人物的动态、表情，有鲜明的直接来自生活的生动性。
没有对现实生活的细致观察、体会和对人物的深入了解，是很难
达到如此水平的。

中国画人物塑造中笔墨的品质很重要，笔墨有共同的规范和法
则，也应有自己的个人体会和心得，以至个性。不论笔墨的共同规
范还是个性特色，都主要是为形象塑造和画面服务。笔墨本身也有
相对独立的审美意义，可以自觉地去探寻。对画家来说，不要刻意

去做“个性化”的笔墨符号，而要在长期锤炼的基础上使自己的修
改自然地流露于笔端。李毅不追逐笔墨的个性化，不求笔墨的华
丽，而是潜心于用自己理解的笔墨塑造形象和组织画面。他追求笔
墨的力度和质美，追求画面品格的纯正和质朴。

李毅是一个智慧的艺术家，他敏感于生活，从生活中发现美，
从前辈艺术家的作品中借鉴创作经验，不断锤炼笔墨，提高艺术修
养。我相信，只要持之有恒地继续探索和创造，他的艺术才能将会
得到进一步发挥，他的笔墨品质和艺术个性化面貌也将会更加鲜
明。

生活之树与艺术之果
——李毅的人物画创作

徐恩存

金台记：

著名人物画家李毅，其作品承继国画大师黄胄开创的绘画风格，又汲取、借鉴多

家所长，融汇自己对艺术的理解、思考与感悟，努力开创着自己的艺术天地。

他既注重中国画味道和传统笔墨、线条，又敢于突破传统程式。他的作品，在体现人

物面部、肤色形象与面貌处理等方面，回避传统的皴擦，采用西方画法中的用色技巧，又

辅以描金，形成很强的厚重感。他还用泼彩描金、重彩描金技法，来突出少数民族的服饰

特点，又在国画难点之墨色结合方面做了很有成效的探索，形成了自己独特绘画面貌。

观他的作品，人物的个性、气质很突出，生动、鲜活，富有生命力，可以说由传

神已臻写心，这与他经常深入生活，到少数民族地区采风写生，以及追求积极、阳光

向上的东西有关，他在努力地用画笔在宣纸上记录着这个伟大时代的精神与风貌。

——主持人

李毅，1958年生于江苏，长于兰州，现居北京。中国美协会员，中国民族画院理

事，文化部对外艺术交流中心国韵文华书画院人物画艺委会委副秘书长。

智慧的画家 执着的探索
——我看李毅的人物画

邵大箴

写实又写意 传神至写心
——李毅西部边疆人物画品析

马鸿增

新娘

红衣少女 帕米尔的春天 克久拉霍的舞者 艾得莱丝绸少女 福娃

施洞苗女

塔吉克少女

出猎图

高原卓玛

大眼睛

人物肖像

主持人：李树森

电话：010－65363425

E-mail：haiwaiban@126.com

www.people-art.com.cn

北京九州金台书画院
牧羊女


